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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
視
座
談
會
上
，
幾
個
女
士
提
到
給
人

稱
為
﹁
師
奶
﹂
而
氣
憤
，
可
見
師
奶
一

詞
，
今
日
百
分
之
百
已
流
為
貶
意
。

這
幾
個
不
甘
被
稱
為
師
奶
的
女
士
，
可

不
知
道
在
我
們
老
祖
母
那
一
輩
，
﹁
奶
﹂

是
對
女
性
至
高
無
上
的
尊
稱
，
就
是
今
日
，
也

有
發
起
脾
氣
的
女
性
自
稱
﹁
奶
奶
﹂
：
老
師
的

﹁
師
﹂，
奶
奶
的
﹁
奶
﹂，
本
來
就
十
分
尊
貴
，
簡

直
少
一
點
學
識
，
都
配
不
上
那
個
稱
呼
；
就
算

自
己
沒
學
識
，
嫁
了
個
有
學
識
的
丈
夫
，
女
性

也
引
以
為
榮
。
幾
十
年
前
，
結
了
婚
的
女
人
，

就
無
不
樂
意
給
人
稱
師
奶
。

也
許
自
從
女
士
們
踏
足
社
會
做
事
之
後
，
不

甘
妻
憑
夫
貴
，
才
開
始
看
不
起
師
奶
，
喜
歡
人

家
稱
呼
她
太
太
吧
，
其
實
單
看
字
面
，
太
字
跟

犬
字
差
在
上
下
位
置
那
一
點
，
比
起
師
奶
就
不

夠
莊
重
，
輕
浮
又
不
好
看
，
較
多
女
強
人
還
是

喜
歡
人
家
稱
她
小
姐
。

就
算
﹁
師
奶
﹂
給
人
貶
到
與
讀
書
不
多
的
家

庭
主
婦
掛
㢕
，
大
家
可
曾
想
到
，
﹁
獅
子
山
下
﹂

時
代
，
滿
街
胼
手
胝
足
勤
儉
持
家
的
師
奶
，
今
日
社
會
上

不
少
中
男
中
女
精
英
，
就
由
她
們
一
手
培
育
出
來
，
她
們

兒
女
的
質
素
和
貢
獻
，
完
全
差
不
過
今
日
來
自
哈
佛
牛
津

的
﹁
太
太
﹂
？
女
士
們
之
所
以
以
﹁
師
奶
﹂
身
份
為
恥
，

以
高
薪
高
職
為
榮
，
又
可
曾
想
過
自
己
為
了
工
作
，
親
子

時
間
不
足
，
兒
女
單
靠
外
傭
照
顧
長
大
，
比
起
師
奶
貼
身

輸
送
感
情
修
來
的
家
庭
幸
福
，
也
是
一
種
無
形
的
缺
失
。

﹁
師
奶
﹂
一
詞
已
不
可
能
平
反
，
正
如
口
頭
早
已
消
失

的
﹁
阿
姑
﹂，
阿
姑
本
來
也
是
可
以
入
詩
的
美
詞
，
今
日
都

給
人
用
來
稱
呼
上
了
年
紀
、
知
識
水
平
不
高
的
基
層
婦
女

了
，
年
輕
知
識
婦
女
當
然
更
不
知
道
﹁
小
姑
﹂
一
詞
，
這

姑
字
聲
清
意
美
，
字
形
晶
瑩
，
有
如
濯
水
青
蓮
，
不
止
比

姐
字
來
得
精
緻
，
而
且
還
帶
有
蘭
閨
玉
女
意
味
，
小
姑
何

止
比
小
姐
好
百
倍
！
某
個
年
代
，
小
姐
泛
指
歡
場
女
子
，

甚
至
還
帶
有
幾
分
貶
意
；
﹁
師
奶
﹂﹁
小
姑
﹂
之
所
以
給
我

們
視
為
老
土
，
正
如
唐
裝
的
消
失
，
不
容
否
認
，
很
明
顯

我
們
的
稱
呼
文
化
已
日
趨
沒
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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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阿
　
琪

師奶不是壞名詞
連盈慧

翠袖
乾坤

﹁
黑
旋
風
﹂
李
逵
趁
﹁
神
行
太
保
﹂
戴
宗
、

﹁
入
雲
龍
﹂
公
孫
勝
睡
㠥
，
攜
了
板
斧
，
悄
悄
出

門
，
夜
色
中
奔
往
二
仙
山
紫
虛
觀
。

李
逵
來
到
紫
虛
觀
，
直
奔
松
鶴
軒
，
搠
破
紙
窗

望
入
去
，
只
見
羅
真
人
正
在
打
座
。
黑
鐵
牛
推
開

闖
入
，
不
由
分
說
，
手
起
斧
落
，
朝
羅
真
人
腦
門
一

劈
，
斫
倒
雲
床
上
。

﹁
雲
床
﹂
為
修
道
打
座
之
床
，
又
稱
﹁
八
仙
床
﹂，

靠
背
有
一
呈
雲
狀
圖
案
之
雲
石
片
裝
飾
，
故
稱
﹁
雲

床
﹂
；
亦
有
釋
喻
修
道
之
人
坐
在
雲
端
打
座
，
由
衷
莫

一
。且

說
李
逵
劈
倒
羅
真
人
，
但
見
真
人
腦
門
流
出
﹁
白

血
﹂，
不
由
心
中
納
悶
，
笑
道
：
﹁
眼
見
得
這
賊
道
是

童
子
身
，
頤
養
得
元
陽
真
氣
，
不
曾
走
泄
，
正
沒
半
點

的
紅
。
﹂

李
逵
劈
掉
羅
真
人
，
滿
懷
高
興
再
沒
有
人
阻
手
阻

腳
，
公
孫
勝
可
以
下
山
相
助
﹁
哥
哥
﹂
宋
江
，
於
是
連

忙
出
了
松
鶴
軒
，
從
側
廊
離
去
。
此
時
，
只
見
一
個
青

衣
童
子
攔
住
李
逵
，
喝
道
：
﹁
你
殺
了
本
師
，
待
走
哪
裡
去
！
﹂

黑
鐵
牛
見
此
，
一
不
做
二
不
休
，
索
性
一
斧
，
連
青
衣
童
子
的
首

級
也
劈
掉
，
才
施
施
然
返
回
公
孫
家
，
看
見
戴
宗
仍
沉
沉
入
睡
，

自
己
亦
抱
頭
大
睡
。

李
逵
摸
黑
上
二
仙
山
，
先
後
劈
死
羅
真
人
和
青
衣
童
子
，
又
一

次
說
明
梁
山
泊
的
﹁
義
士
﹂，
但
求
達
到
目
的
，
不
擇
手
段
，
濫

殺
無
辜
視
如
家
常
便
飯
。

一
宿
無
話
，
天
亮
後
，
公
孫
勝
安
排
戴
宗
、
李
逵
二
人
吃
過
早

飯
，
戴
宗
再
請
公
孫
勝
帶
他
們
往
紫
虛
觀
拜
見
羅
真
人
，
求
真
人

允
准
﹁
入
雲
龍
﹂
隨
己
往
高
唐
州
相
助
，
破
了
高
廉
的
法
術
，
救

回
﹁
小
旋
風
﹂
柴
進
。
一
旁
的
李
逵
聽
戴
宗
這
麼
一
說
，
﹁
咬
㠥

唇
冷
笑
﹂，
心
中
想
㠥
，
羅
真
人
已
被
自
己
劈
死
，
何
來
得
見
？

但
砍
殺
羅
真
人
乃
自
己
瞞
㠥
戴
宗
及
公
孫
勝
，
自
把
自
為
，
不
能

張
揚
，
遂
隨
同
一
齊
往
二
仙
山
紫
虛
觀
。

三
人
入
到
紫
虛
觀
松
鶴
軒
，
公
孫
勝
問
服
侍
羅
真
人
的
童
子
：

﹁
真
人
何
在
？
﹂，
童
子
告
之
：
﹁
真
人
坐
在
雲
床
上
養
性
﹂。
李

逵
聽
了
，
大
吃
一
驚
，
自
己
去
宵
摸
上
松
鶴
軒
，
明
明
一
斧
劈
開

羅
真
人
的
腦
門
，
流
出
﹁
白
血
﹂，
連
道
冠
也
劈
開
兩
邊
，
何
以

現
在
竟
安
然
無
恙
，
坐
在
雲
床
上
養
性
。

三
人
揭
開
簾
子
入
內
，
羅
真
人
果
然
坐
在
雲
床
上
，
李
逵
暗
暗

想
忖
：
﹁
難
道
昨
晚
殺
錯
了
人
？
﹂

羅
真
人
問
三
人
何
事
又
再
上
山
？
戴
宗
說
是
請
求
羅
真
人
允
准

公
孫
勝
隨
己
往
高
唐
州
相
助
，
破
高
廉
的
法
術
，
救
柴
大
官
人
。

羅
真
人
瞄
了
李
逵
一
眼
，
問
戴
宗
：
﹁
這
黑
大
漢
是
誰
？
﹂
戴
宗

介
紹
說
是
義
弟
，
﹁
姓
李
名
逵
﹂。

羅
真
人
笑
謂
本
來
不
准
公
孫
勝
再
涉
紅
塵
，
今
看
在
李
逵
面

上
，
姑
且
准
許
公
孫
勝
隨
戴
宗
下
山
相
助
。
李
逵
聽
了
，
不
禁

﹁
鬆
毛
鬆
翼
﹂，
以
為
﹁
那
廝
知
道
我
要
殺
他
，
卻
又
鳥
說
﹂。
到

底
羅
真
人
是
否
看
在
李
逵
面
上
，
才
准
許
公
孫
勝
下
山
相
助
，
此

乃
別
話
。

且
說
羅
真
人
表
示
：
﹁
我
教
你
三
人
片
刻
便
到
高
唐
州
，
如

何
？
﹂
戴
宗
尋
思
，
自
己
的
﹁
神
行
法
﹂
已
獨
步
江
湖
，
難
道
羅

真
人
有
較
﹁
神
行
法
﹂
更
妙
之
法
？
戴
宗
為
人
較
有
城
府
，
謙
問

真
人
有
甚
方
法
可
以
幫
助
他
們
飛
快
前
往
高
唐
州
？

羅
真
人
坐
言
起
行
，
離
開
雲
床
，
㠥
三
人
跟
隨
自
己
，
來
到
紫

虛
觀
外
的
石
巖
上
。

︵
細
說
水
滸
．
二
八
二
︶

殺錯了人？
韋基舜

琴台
客聚

上
世
紀
七
十
年
代
港
人
初
興

外
遊
，
當
時
最
熱
門
之
地
是
菲

律
賓
。
那
時
香
港
工
業
正
茂

盛
，
處
於
經
濟
起
飛
前
奏
，
人

們
開
始
有
餘
錢
消
費
。
扯
頭
纜

扯
起
香
港
人
享
受
生
活
的
是
包
下
大

量
的
士
經
營
的
佳
寧
集
團
，
由
商
人

陳
松
青
投
資
主
理
，
大
量
的
士
小
車

廉
價
搶
生
意
，
又
聯
絡
好
一
家
以

﹁
呢
度
去
㝒
度
去
﹂
為
廣
告
口
號
之

﹁
順
風
旅
行
社
﹂，
發
起
千
八
元
遊
埠

的
旅
行
團
菲
律
賓
七
日
遊
。
當
年
港

人
除
了
土
生
土
長
者
多
為
大
陸
南
奔

客
，
甚
少
人
坐
過
飛
機
出
過
國
門
，

能
出
外
遊
埠
七
天
是
天
大
樂
事
。
記

得
七
一
年
阿
杜
初
做
記
者
，
採
訪
群

中
有
個
鄰
報
攝
記
去
完
菲
島
七
天
遊

歸
來
，
一
天
到
晚
麥
卡
地
、
百
勝

灘
、
宿
務
、
碧
瑤
菲
國
風
光
不
停

口
，
說
了
三
天
也
說
不
完
。
而
一
兩
年
後
人
人
都

去
過
菲
律
賓
，
香
港
的
菲
傭
也
多
起
來
了
，
然
後

港
人
之
旅
遊
重
心
一
轉
改
為
最
熱
門
的
是
遊
泰

國
，
甚
麼
鄭
王
廟
、
睡
佛
寺
、
唐
人
街
、
亞
趙
魚

翅
、
玫
瑰
花
園
等
成
為
最
熱
門
話
題
。

當
年
七
十
年
代
本
人
是
航
海
十
五
載
後
才
﹁
上

岸
﹂
回
港
做
記
者
，
之
前
早
已
在
世
界
東
西
南
北

走
了
個
大
圈
。
在
記
者
群
中
聽
㠥
那
些
老
友
口
沫

橫
飛
大
談
菲
泰
遊
㢁
，
總
不
答
腔
而
在
旁
輕
笑
，

其
時
不
只
一
次
有
同
行
輕
藐
問
一
句
﹁
你
去
過

嗎
？
﹂
本
人
總
會
答
：
﹁
曾
經
滄
海
難
為
水
，
教

俺
如
何
向
你
等
井
中
之
蛙
說
藍
天
白
雲
？
﹂

到
八
十
年
代
末
中
英
協
議
簽
定
公
佈
回
歸
日
期

後
，
港
人
掀
起
移
民
潮
。
有
辦
法
者
移
民
美
加
，

次
一
級
移
去
澳
洲
新
西
蘭
，
本
人
居
住
之
屋
㢏
三

兩
日
便
有
鄰
居
大
細
包
裝
箱
托
運
闔
家
移
民
去

也
，
儼
而
成
了
風
尚
，
完
全
不
提
移
民
者
好
像
沒

臉
見
人
，
家
中
妻
子
也
總
是
常
提
我
們
有
可
能
移

民
否
，
把
心
一
橫
入
紙
申
請
，
九
四
年
妻
女
同
移

多
倫
多
去
，
開
始
另
一
段
海
外
人
生
。

踏
入
九
十
年
代
末
二
千
年
代
初
，
移
居
美
加
者

紛
紛
回
流
香
港
。
回
歸
後
內
地
與
香
港
貿
易
交
流

繁
盛
，
我
們
又
踏
入
一
個
新
世
紀
生
活
。
生
命
如

此
這
般
川
流
不
息
，
總
結
一
句
：
做
人
真
煩
啊
。

做人真煩
阿　杜

杜亦
有道

打
開
中
外
頂
級
的
旅
行
雜
誌
，
波
拉
波
拉
︵B

ora
B
ora

︶
被
描
述
成
充
滿
異
域
情
懷
，
私
密
浪
漫
的
人

間
仙
島
，
風
情
萬
種
的
海
上
香
格
里
拉
。
各
國
影
視

名
人
、
體
育
明
星
、
皇
族
顯
貴
，
騷
人
墨
客
，
不
絕

於
途
。
很
多
人
搭
機
到
了
帕
帕
依
提
︵P

ap
eete

︶

後
，
不
作
停
留
，
直
接
便
轉
乘
內
陸
機
飛
往
波
拉
波
拉
，

彷
彿
其
他
島
嶼
根
本
不
值
得
一
顧
似
的
。

波
拉
波
拉
島
素
有
﹁
太
平
洋
珍
珠
﹂
之
稱
，
在
親
自
登

陸
這
座
島
嶼
後
，
終
於
見
識
到
這
座
如
天
堂
般
的
仙
島
所

帶
給
人
的
震
撼
與
感
動
。
波
拉
波
拉
島
是
三
、
四
百
萬
年

前
的
火
山
運
動
所
形
成
，
島
上
有
三
座
高
山
，
最
高
的
一

座
為M

t.
O
tem

anu

，
標
高
七
百
二
十
七
米
。
主
島
南
北
長

九
公
里
，
東
西
寬
四
公
里
，
環
島
則
有
三
十
二
公
里
長
，

想
環
島
作
周
遊
，
騎
腳
踏
車
是
個
難
忘
的
體
驗
。

主
島
四
周
為
環
礁
所
包
圍
，
有
些
環
礁
高
於
海
平
面
，

上
面
還
有
超
高
級
飯
店
，
有
些
環
礁
則
略
低
於
海
平
面
成

了
礁
湖
︵L

agoon

︶。
波
拉
波
拉
最
為
人
稱
道
的
風
景
之

一
，
是
因
它
的
珊
瑚
礁
群
形
成
的
極
具
特
色
的
海
域
景

觀
。
因
珊
瑚
礁
阻
礙
了
海
水
的
沖
流
，
造
成
了
近
海
水
域

深
淺
不
一
、
大
小
形
狀
各
異
的
珊
瑚
礁
，
星
羅
棋
佈
般
密

佈
在
水
中
，
茂
盛
的
椰
樹
葉
在
岸
邊
輕
拂
水
面
，
海
水
在

太
陽
的
照
耀
下
，
折
射
出
各
種
絢
爛
的
顏
色
，
似
繁
星
翠

玉
撒
落
水
間
，
美
得
非
筆
墨
可
以
形
容
。

到
了
波
拉
波
拉
，
不
遊
黑
珍
珠
養
殖
場
，
就
好
像
到
了

北
京
，
不
到
故
宮
遊
。
﹁
一
方
海
水
養
一
方
珠
﹂，
這
裡
的

珍
珠
顏
色
呈
紫
墨
色
，
與
潔
白
的
日
本
珍
珠
或
金
黃
的
南

洋
珍
珠
相
比
，
顯
得
更
為
大
方
華
貴
。
當
地
人
稱
之
為

﹁
墜
落
海
中
的
月
亮
甘
露
﹂。
據
說
，
經
營
黑
珍
珠
養
殖
場
需
要
特
許
執

照
，
執
照
價
昂
而
且
難
得
。
在
當
地
人
眼
中
，
黑
珍
珠
養
殖
場
的
大

小
，
便
是
財
富
多
寡
的
標
誌
。

藝
術
家Jam

es
M
ichener

稱
波
拉
波
拉
是
世
界
上
最
美
的
島
，
來

過
的
人
一
定
還
會
想
再
來
。
這
是
大
溪
地
最
神
奇
之
處
，
大
多
數
國
外

旅
遊
景
點
都
是
去
過
之
後
就
不
想
再
去
了
，
除
非
是
像
東
京
、
巴
黎
、

紐
約
這
類
的
多
變
城
市
，
或
是
可
以
去
從
事
一
些
特
殊
活
動
的
地
方
。

但
大
溪
地
就
是
那
樣
的
大
溪
地
，
波
拉
波
拉
還
是
一
樣
的
波
拉
波
拉
，

光
憑
她
的
美
，
就
讓
你
想
再
去
一
回
！

太平洋珍珠與黑珍珠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美
國
的
艾
斯
堅
把
他

注
目
的
女
人
稱
為
美

麗
，
而
把
注
目
他
的
女

人
稱
為
迷
人
。
那
麼
男

人
又
如
何
？
英
俊
和
醜

陋
的
男
人
有
何
不
同
？
理
所

當
然
的
，
是
英
俊
的
男
人
最

受
女
人
注
目
，
而
醜
陋
的
男

人
只
能
去
注
視
女
人
，
不
能

受
到
注
目
。
除
非
他
像
斬
柴

佬
查
理
斯
布
朗
臣
那
麼
醜
，

才
有
可
能
受
到
注
目
。

有
人
說
，
只
要
男
人
有

錢
，
不
管
有
多
醜
，
都
會
受

注
目
。
不
過
，
比
起
英
俊
的

男
人
來
說
，
受
到
的
注
目
一

定
比
較
少
，
因
為
外
貌
醜
的

男
子
，
要
先
讓
大
家
知
道
他

有
錢
才
能
受
注
目
，
而
英
俊
的
男
子
，

天
生
就
受
注
目
。

美
國
幽
默
作
家
唐
．
哈
諾
說
，
西
方

男
人
都
喜
愛
金
髮
女
郎
，
但
最
後
卻
只

能
要
一
個
他
能
追
求
到
的
，
而
不
管
頭

髮
的
顏
色
了
。
他
說
的
相
信
是
指
那
個

時
代
的
窮
男
人
，
因
為
有
錢
的
男
人
，

通
常
都
很
易
得
到
他
想
追
求
的
，
而
現

代
的
男
人
不
管
有
錢
沒
錢
，
要
夢
想
中

的
金
髮
女
郎
也
必
然
會
得
到
，
因
為
只

要
花
點
錢
去
染
髮
就
得
了
，
還
可
以
日

日
換
顏
色
哩
。

在
非
洲
行
醫
而
獲
得
諾
貝
爾
和
平
獎

的
史
懷
哲
曾
說
過
，
男
人
是
聰
明
的
動

物
，
但
行
為
卻
像
個
弱
智
者
。
這
點
用

在
婚
姻
上
最
為
正
確
，
因
為
大
多
數
男

人
直
到
一
把
年
紀
時
，
才
驀
然
醒
悟
，

原
來
獨
身
才
是
最
幸
福
。

一
九
九
七
年
去
世
的
美
國
著
名
影
星

占
士
史
釗
域
說
過
，
每
個
成
功
男
人
的

背
後
，
都
有
一
個
女
人—

—

不
穿
衣
服

的
。
這
恐
怕
就
是
為
甚
麼
那
麼
多
名

人
，
總
是
有
那
麼
多
私
生
子
女
的
新
聞

見
報
的
原
因
吧
。

男 人
興　國

隨想
國

香
港
特
首
選
舉
已
接
近
尾
聲
，
雖
然

不
是
一
人
一
票
的
普
選
，
但
傳
媒
和
民

意
在
其
中
發
揮
了
不
小
的
作
用
，
至
少

身
邊
的
朋
友
幾
乎
都
分
成
唐
梁
兩
派
，

各
有
粉
絲
和
支
持
的
理
由
，
好
不
熱

鬧
。
我
當
然
也
跟
一
般
市
民
一
樣
，
就
像
看

戲
，
﹁
看
得
投
入
，
也
樂
在
其
中
﹂，
但
劇
情

長
達
半
年
，
多
少
有
點
累
，
希
望
快
點
落

幕
。有

些
人
對
競
選
過
程
中
爆
出
的
﹁
黑
材
料
﹂

不
以
為
然
而
鼓
吹
流
選
，
我
卻
以
不
以
為
然

而
否
定
不
以
為
然
。
當
然
，
結
果
如
何
，
不

到
揭
曉
，
都
很
難
預
測
。

各
候
選
人
經
過
一
輪
個
人
表
現
、
傳
媒
揭

秘
、
市
民
質
疑
後
，
甚
麼
黑
的
白
的
材
料
都

放
在
大
眾
眼
皮
底
下
，
接
不
接
受
，
諒
不
諒

解
，
各
自
決
定
，
但
總
有
一
部
分
人
不
滿

意
。
民
主
的
意
義
除
了
令
更
多
人
有
參
與
感

和
投
票
權
外
，
到
了
最
後
，
就
是
要
尊
重
多

數
人
的
意
願
。
這
其
實
也
是
一
般
的
做
人
原

則
。任

何
社
會
都
有
反
對
聲
音
，
以
事
實
為
根
據
的
揭
秘

和
具
針
對
性
的
批
評
在
一
定
程
度
是
善
意
的
建
言
和
無

償
獻
計
，
也
在
某
程
度
上
提
醒
了
參
選
人
或
未
來
特
首

要
注
意
公
眾
形
象
和
民
眾
心
聲
。

有
人
喜
歡
用
﹁
兩
害
取
其
輕
﹂
這
樣
的
負
面
字
眼
來

作
抉
擇
，
我
比
較
務
實
，
寧
願
取
習
副
主
席
那
句
有
關

中
國
人
權
問
題
的
名
句
：
沒
有
最
好
，
只
有
更
好
。
沒

有
完
美
的
人
選
，
更
沒
有
絕
對
的
理
想
。

在
這
次
選
舉
的
過
程
中
，
不
少
人
都
提
到
奧
巴
馬
和

希
拉
里
這
一
對
﹁
冤
家
﹂，
兩
位
從
競
爭
中
互
相
攻
擊
的

對
手
到
後
來
的
合
作
拍
檔
成
為
﹁
君
子
之
爭
﹂
的
楷

模
。
零
八
年
那
場
美
國
總
統
從
初
選
到
最
後
的
奧
巴
馬

當
選
，
我
算
是
透
過
電
視
看
了
整
個
過
程
，
當
時
由
女

人
、
黑
人
和
老
人
構
成
的
三
角
之
爭
，
幾
乎
開
先
河
，

也
把
小
眾
聲
音
帶
出
主
流
舞
台—

女
人
和
黑
人
和
退

伍
老
軍
人
的
議
題
，
我
也
在
這
裡
寫
過
多
篇
觀
察
性
評

述
。當

然
，
香
港
會
否
照
辦
煮
碗
？
因
人
因
形
勢
而
異
。

但
從
這
次
市
民
對
選
舉
的
熱
議
程
度
，
反
映
了
人
們
對

選
舉
的
重
視
關
注
，
而
選
舉
中
暴
露
出
的
弊
端
值
得
各

方
深
思
。

曲終人散後
呂書練

獨家
風景

很多年以前，我剛到京城謀生活，就有機會聽
了一個講座，關於環保的。上課的老師是

「海歸」，那天講的是日常用品裡的化學污染。他
說，我穿的襯衫基本都是在國外買的，雖然很
貴，但是值得，很有必要。國產的貼身內衣基本
不能穿。汗液之下，衣服上的化學毒素會沁入人
體，隱患無窮。國人喜歡買外貿轉內銷的衣服，
除了款式國際化之外，更重要是，品質比純粹國
產的要環保很多。現場有人問，那你在巴黎買的
襯衫是多少錢呢？他很直爽地就說了。
我聽了第二次心裡咯㝥了一下。第一次咯㝥是

因為，我突然認識到我裡裡外外穿的都是國產
的。也就是說我身處污染的重重包圍之下。那天
已經是深秋，我裡外至少有三層。而他一件襯衫
的錢，接近我一個月的工資。這是我第一次深刻
地意識到自己是窮人，及身為窮人的悲哀，以及
悲哀的無處逃避與釋放。那時的我還很年輕。年
輕而無助，比起年老而無助更殘酷，因為，你清
晰地看見危險在這裡，卻看不到掙脫的出口在哪
裡。那麼，你擁有的就是內心的無謂的掙扎，還
有壓抑。
後來，努力工作，一個人同時打兩份工，掙了

點錢，按揭了房子，也買了車。但是，我還是一
個窮人，因為，我的襯衫還是便宜的國產貨。假
如我賺的辛苦錢買了名貴的進口襯衫，我就有可
能交不起按揭，餵不起汽油，也沒有米下鍋了。
我還要每月留點餘錢，為將來的老無所依做未雨
綢繆。
後來，形勢使然，我選擇了在家寫作。宅居了

幾年，基本上是與這個繁華世界作了黯然告別，
內心卻是漸漸安靜了下來。有一天，陽光燦爛，
我坐在窗前讀一本書，讀得眼花繚亂，就閉目養
神。突然，彷彿一陣鴿哨驚過。我意識到，我現

在真的是一個完全意義上的窮人了。
我往來皆白丁布衣。我現在相熟的人是早晨在

我樓下擺地攤的菜農。
我和他們討價還價，雖不至於分分計較，卻也

有毫厘必爭的心態。但是，他們視我為同類，有
一次，一個種菜的老王頭說，明天我給你帶幾棵
真正的有機大白菜給你，讓你嘗嘗味道，知道啥
叫做「有機」。第二天，果然他給帶來了。而且，
沒有要我錢。我差不多是受寵若驚地抱回家，做
了一頓白菜豆腐湯。果真鮮潔好吃，口感很不一
般。我不知道怎麼報答這三棵大白菜的恩情，後
來就多買了他3個大南瓜和2斤紅小豆。家裡並不
缺，但反正放不壞，多買一點存㠥慢慢吃吧。我
很感慨，他每天早晨天蒙蒙亮就挑㠥擔子十幾里
路趕出來，一直在馬路邊站到中午時分，而他地
攤上的菜全部加起來也不足百元，也未必當天全
部可以賣出手。
我像鐘擺一樣，每天下樓散步取報紙的時間基

本固定。偶爾起早了，他們會招呼說，今兒怎麼
早了？出門了幾天，他們也會問，怎麼好幾天不
見你來買菜？我吃的不多，像貓食，每樣菜只買
半斤二㛷的，他們也很好奇，吃得飽嗎？我開玩
笑說，下崗了，快吃不起了，就吃半飽了。他們
笑，有點信，又好像不很相信的樣子。
前幾天，我和一個三年不見的女朋友約了一起

吃飯。她還在職場打拚，一身華麗品牌。我像個
劉姥姥一樣好奇她的襯衫的價格，因為看起來很
不一般的質地。她吞吐了一下下說，說出來可能
驚嚇了你，因為，可能是你一本書的版稅都不
夠。外國牌子，說出來你也未必懂。　
呵呵。我是不懂。說話間，我的脊背迅速矮下

去足有半毫米。
有一次去朋友家做客，進門需要換鞋的時候，

我大窘。因為，我的腳指頭在破
襪子的洞口裡探頭探腦地。主人
是非常有禮貌的人，別人的破綻
他是假裝沒有看見。問題是，這
樣的窘迫不是一次，也不是兩
次。有時候露出來的是肉肉的腳
後跟。換了個主人沒有那麼古典
風度的，就會大大咧咧地笑我，
呵呵，你已經混到沒有錢買新襪
子了嗎？
我也大大咧咧地笑，自古文人

和聖賢都是一個窮字了得啊。只
不過我雖然窮，買襪子的錢還是
勻得出來的吧。但是，無論是品牌店100元兩雙的
襪子，還是超市10塊錢三雙的襪子，在我都穿不
了幾回，就前露腳指頭後亮腳後跟，我有甚麼辦
法呢。我是有怨無處訴啊。
我走路多嗎，不是。我的腳和別的妹妹的不一

樣，腳尖腳跟帶了銼刀嗎，也不是。可是，我的
襪子滿抽屜的，每次㠥急出門在裡面翻來翻去地
找，以為是雙好的，怎麼臨了，亮出來的還是破
襪子一雙呢？
其實，穿一雙破襪子出門又有啥不可以呢？我

不以為意，別人卻大驚失色。世人都不喜歡與窮
人為伍。因為穿了一雙破襪子出門社交，漸漸被
人淘汰出局，似乎是意料之中的事。不在乎穿破
襪子的人，最後就成了一個寂寞的人。一個孤獨
的人。有一天，因為寂寞而不安，而狂躁，諸事
不能入心。怎麼辦呢？
最後，在枯坐一個上午之後，我關上電腦，把

家裡五顏六色的襪子統統找了出來檢索了一邊，
碼放整齊。好襪子放一邊，壞襪子放另一邊。然
後，我找出針線，開始補襪子。世界在我穿針引

線的那一刻突然安靜了下來。細細的鋼針掉落在
地板上，發出清脆的磕碰聲音。日落西山的時
候，我已經補好了所有的破襪子。有幾雙實在不
堪補納的，就扔進廚房做擦拭油污的抹布了。
補好的襪子穿在腳上，好像比新襪子還要暖和

幾分。美國有一部名劇《推銷員之死》，北京人藝
很久以前有演出。英若誠出演推銷員，那時候還
非常年輕美麗的朱琳出演推銷員的妻子。我看的
是當年的影像DVD。一個十二分勤儉持家卻仍不
足於讓孩子吃飽穿暖的不快樂的主婦。因為丈夫
工作不如意，卻在外面有女人。有一場戲，她坐
在客廳裡補襪子，小兒子不忍。說，媽媽，老爸
把絲襪送給了別的女人，我親眼看見的。等我長
大，我一定給你買新襪子，好多好多的襪子。
突然想起這個橋段，又喜又悲。寬慰的是，我

沒有這樣薄情的老公，甚為幸事。憂愁的是，我
也沒有兒子，這輩子我等不到他來孝順我新襪
子。所以，等補好了襪子，定了定心神，我還是
要卯足精神去掙錢，給自己買好多好多穿不破的
新襪子。

富人在左，窮人在右


